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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 e a t u r e

楊
牧
很
多
年
前
寫
過
一
篇
題
為
︽
藏
書
︾
的
短

文
，
寫
得
瀟
灑
，
出
自
詩
人
的
左
手
，
兼
有
學
者

的
廣
博
圓
通
，
書
卷
氣
味
濃
極
了
。
他
寫
道
：

﹁
我
的
藏
書
微
不
足
道
、
值
得
想
起
的
是
書
和
人
的

一
些
因
緣
際
會⋯

⋯

半
生
喜
怒
得
諸
於
斯
，
哀
樂
也
都

潛
浸
其
中
，
無
言
中
自
有
深
情⋯

⋯

﹂
這
深
情
大
抵
來

自
書
的
氣
味
。

我
的
讀
書
經
驗
也
是
微
不
足
道
，
但
以
性
情
疏
懶
的

自
己
回
顧
，
數
量
也
自
覺
有
點
可
觀
了
。
活
了
大
半

生
，
有
超
過
四
十
五
年
的
自
發
性
讀
書
生
活
，
真
正
能

讀
出
書
的
氣
味
，
還
是
不
多
久
以
前
的
事
。
書
的
﹁
氣

味
﹂，
首
先
來
自
黃
裳
先
生
的
︽
金
陵
五
記
︾。
讀
此
書

本
意
是
細
味
讀
書
人
筆
下
的
六
朝
古
都
，
讀
下
去
，
不

覺
有
幽
郁
芳
醇
的
薰
香
，
瀰
漫
於
紙
墨
之
間
。

黃
裳
先
生
筆
下
的
盤
山
精
舍
，
澤
存
書
庫
，
半
山
寺

與
謝
公
塾
，
有

許
多
活
書
和
故
紙
，
比
如
﹁
墨
光
如

漆
、
薄
紙
上
有
如
雲
狀
的
墨
痕
﹂
的
宋
本
漢
書
、
﹁
板

式
甚
小
、
厚
紙
、
磁
青
面⋯

⋯

鐵
畫
銀

的
字

、
一

筆
不
苟
的
刻
法
﹂
的
宋
小
字
本
音
書
、
﹁
滿
漢
金
碧
精

抄
本
、
抄
手
工
致
﹂
的
西
廂
記⋯

⋯

從
半
山
寺
與
謝
公

塾
所
體
會
的
寂
寞—
—

清

的
王
安
石
和
辟
隱
的
謝

安
，
由
滿
目
荒
蕪
到
故
紙
堆
中
體
會
出
來
的
了
解
和
同

情
，
乃
至
翻
案
，
莫
不
瀰
漫

書
卷
的
氣
味
。

讀
書
原
來
是
可
以
那
麼
古
雅
的
，
那
才
明
白
，
古
人

何
以
淨
身
焚
香
才
讀
書
，
然
而
，
那
些
藏
書
秘
籍
，
如

果
只
是
幽
禁
在
玻
璃
箱
裡
的
古
董
，
恐
怕
就
有
違
作
者

和
抄
錄
刻
印
者
的
初
衷
了
。
書
是
要
讓
人
讀
了
，
有
所

體
會
和
啟
發
，
那
股
歷
時
的
氣
味
才
得
以
流
散
人
間
，

才
得
以
歷
劫
滄
桑
還
是
未
改
初
衷
。

看
電
影
和
電
視
劇
的
法
庭
戲
，
律
師
總
是
鼓
其
如
簧

之
舌
，
以
咄
咄
逼
人
的
口
吻
盤
問
原
告
、
被
告
或
證

人
︰
﹁
有
，
還
是
沒
有
﹂，
﹁
對
，
還
是
不
對
﹂，
可
不

理
會
為
什
麼
有
和
為
什
麼
沒
有
，
為
什
麼
對
和
為
什
麼

不
對
，
當
被
盤
問
者
結
結
巴
巴
地
講
述
因
由
，
律
師
先

生
便
忍
不
住
厲
聲
插
話
︰
﹁
有
，
還
是
沒
有
﹂、
﹁
對
，

還
是
不
對
﹂。

在
現
實
生
活
中
，
也
有
不
少
人
像
影
視
劇
律
師
那

樣
，
只
關
心
目
的
或
結
果
，
而
忽
略
了
通
向
目
的
或
者

造
成
結
果
的
過
程
。
那
就
不
免
教
人
覺
得
語
言
無
味

了
。朋

友
喜
歡
用
﹁
到
此
一
遊
﹂
來
嘲
諷
那
些
只
知
結
果

和
終
點
，
不
管
過
程
的
人
。
到
此
一
遊
者
像
孫
行
者
般

翻
一
個
十
萬
八
千
里
的
筋
斗
，
以
為
撒
下
一
泡
尿
，
大

筆
一
揮
，
寫
下
﹁
孫
行
者
到
此
一
遊
﹂，
就
已
經
走
遍
天

之
涯
、
海
之
角
了
。
又
比
如
讀
小
說
，
讀
到
緊
張
關

頭
，
就
急
忙
翻
看
結
局
，
也
只
是
翻
了
一
個
現
代
孫
行

者
的
筋
斗
。

美
國
畫
家
詹
姆
斯
．
基
斯
丹
遜
︵Jam

es
C
hristensen

︶

一
九
八
一
年
旅
遊
歐
洲
，
畫
了
一
幅
這
樣
的
畫
︰
一
艘

像
木
盆
似
的
舟
子
裡
，
有
一
個
目
光
游
離
而
凝
滯
的
女

人
，
她
好
像
望

一
些
什
麼
，
你
甚
至
以
為
她
望

你
，
但
當
你
和
她
的
眼
神
接
觸
，
發
覺
她
又
不
是
望

你
。
小
舟
裡
還
有
一
頭
公
雞
、
一
頭
綿
羊
和
一
頭
甲

蟲
。這

就
是
他
要
紀
述
的
旅
程
了
。
乘
火
車
或
輪
船
展
開

長
途
旅
程
的
時
候
，
我
們
都
可
能
有
過
這
樣
的
經
驗
︰

所
有
的
旅
客
都
好
像
舟
子
裡
的
女
人
般
疲
憊
，
有
點
沉

悶
，
可
也
有
所
憧
憬
似
的
。
你
覺
得
有
些
旅
客
用
游
離

而
凝
滯
的
目
光
望
向
你
，
但
當
你
望
向
他
們
時
，
就
發

覺
他
們
不
過
是
望
向
你
背
後
或
身
邊
的
其
他
事
情
吧

了
。至

於
畫
中
那
些
小
動
物
，
詹
姆
斯
．
基
斯
丹
遜
說
︰

﹁
那
是
過
程
中
遇
見
的
小
孩
子
，
他
們
好
像
不
知
疲
倦
和

沉
悶
，
永
遠
吃
不
飽
，
老
想
找
食
物
吃
。
﹂
旅
行
如
讀

書
，
如
吃
喝
，
要
有
歷
時
的
過
程
，
還
要
有
所
想
像
，

才
可
以
品
嘗
出
這
樣
那
樣
的
滋
味
。

傳
媒
無
中
生
有
炒
作
新
聞
而
稱
之
為

﹁
煲
水
﹂，
有
文
友
申
研
之
謂
乃
來
自
俗
語

﹁
煲
冇
米
粥
﹂，
惟
以
筆
者
涉
身
傳
媒
四
十
餘

載
所
知
，
此
說
值
得
商
榷
，
此
﹁
煲
水
﹂

一
語
與
筆
者
有
多
少
關
係
，
且
容
道
來
。

上
世
紀
七
十
年
代
初
阿
杜
任
娛
記
不
久
，
有
些

新
興
傳
媒
廣
招
新
人
，
那
時
，
一
九
七
二
年
︽
明

報
晚
報
︾，
初
設
娛
樂
版
，
︽
明
晚
︾
之
老
總
潘

粵
生
之
妻
黃
夏
女
士
則
辦
一
本
娛
樂
周
刊
︽
金
電

視
︾，
請
來
一
位
俏
麗
女
記
者
新
人
李
小
珍
，

︽
明
晚
︾
和
︽
金
電
視
︾
兩
邊
共
用
，
李
小
珍
專

寫
採
訪
日
記
在
晚
報
和
周
刊
兩
邊
刊
登
，
很
快
就

闖
出
了
名
堂
，
當
年
阿
杜
被
派
為
李
小
珍
師
傅
跑

影
視
新
聞
，
這
嬌
俏
徒
弟
很
快
認
識
到
新
影
視
記

者
一
批
新
朋
友
，
對
於
當
時
興
起
的
一
種
﹁
無
中

生
有
法
﹂—

—

亂
寫
某
星
和
誰
拍
拖
偷
情
，
又
另

找
人
叫
那
被
屈
之
星
出
來
澄
清
否
認
，
如
此
一
來

一
回
記
者
便
兩
日
有
新
聞
可
寫
可
以
交
差
，
李
小

珍
總
是
在
專
欄
﹁
篤
爆
﹂
說
此
是
﹁
煲
水
﹂，
無

端
端
把
一
煲
清
水
加
油
加
火
把
水
煲
滾
，
所
以
稱

之
為
﹁
煲
水
新
聞
﹂，
李
小
珍
從
此
便
被
行
家
稱

為﹁
煲
水
珍
﹂。
其
實
她
只
是
﹁
篤
爆
者
﹂
而
非
自

我
參
加
﹁
煲
水
者
﹂。
此
女
門
徒
做
了
四
年
名
娛

記
之
後
，
厭
此
生
涯
，
七
十
年
代
尾
就
嫁
了
給
一

個
會
計
師
，
小
夫
妻
洗
淨
鉛
華
，
婚
後
移
居
加
拿

大
去
了
，
也
是
本
港
最
早
一
批
辦
移
民
之
文
化
界

人
。
然
而
人
去
詞
不
空
，
此
後
記
者
界
便
對
炒
作

新
聞
稱
之
為
﹁
煲
水
﹂，
和
文
友
提
及
此
詞
如
何

從﹁
煲
冇
米
粥
﹂
而
來
之
演
進
，
有
所
不
同
也
。

當
年
最
暢
銷
之
電
視
娛
樂
周
刊
有
︽
T
V
B
周

刊
︾︵
由
森
森
在
電
視
直
播
廣
告
﹁
只
係
三
毫
子

﹂
唱
到
紅
︶，
另
有
︽
玉
郎
電
視
︾、
︽
銀
色
電

視
︾
和
︽
金
電
視
︾
三
本
。
︽
銀
色
電
視
︾
便
是

阿
杜
和
當
時
名
娛
記
﹁
高
妹
﹂
仙
娜
及
成
報
女
專

欄
作
者
才
女
﹁
文
妍
﹂
鍾
文
娟
三
人
合
資
經
辦
。

而
︽
金
電
視
︾
創
刊
之
初
也
邀
過
阿
杜
出
任
總

編
，
阿
杜
以
難
以
身
兼
兩
刊
而
推
介
文
人
王
啟
傳

出
任
︽
金
電
視
︾
老
總
，
卻
順
理
成
章
培
養
了
李

小
珍
這
﹁
煲
水
掌
門
﹂
為
徒
，
這
一
切
都
如
晃
眼

雲
煙
，
如
今
只
餘
一
夢
了
，
今
日
，
連
電
視
都
少

了
人
看
啦
。
本
人
也
年
邁
退
出
江
湖
，
人
生
也
近

落
幕
階
段
了
。

家
中
抹
槍
走
火
，
引
出
﹁
公

屋
槍
王
﹂
新
聞
，
亦
同
時
引
出

當
年
發
槍
牌
購
槍
的
漏
洞
。
原

來
二
千
年
以
前
領
有
槍
牌
的
，

除
了
可
以
透
過
指
定
軍
械
供
應
商
訂

槍
，
也
容
許
利
用
郵
購
方
式
直
接
自

外
國
生
產
商
訂
購
。
領
包
裹
時
要
攜

槍
牌
核
對
，
事
後
亦
要
到
警
察
牌
照

科
申
報
；
是
否
人
人
如
實
申
報
，
報

道
說
是
不
得
而
知
。
但
二
千
年
修
例

之
後
已
不
容
許
家
中
存
槍
，
亦
不
容

私
人
郵
購
。
之
前
獲
牌
照
的
則
可
獲

豁
免
，
槍
械
照
樣
放
在
家
中
。

理
論
上
隔
籬
鄰
舍
成
為
﹁
軍
火
庫
﹂

的
機
會
不
是
沒
有
，
但
該
相
對
地

低
，
這
漏
洞
已
多
有
報
道
及
討
論
，

不
再
詳
述
。
想
在
此
談
的
是
槍
牌
持

有
人
的
槍
械
繼
承
。
理
論
上
槍
械
雖

說
是
私
產
，
因
為
持
有
人
必
須
先
領

有
槍
牌
，
並
且
有
可
持
有
的
種
類
及

數
量
限
制
，
理
論
上
沒
有
槍
牌
及
符

合
相
對
條
件
的
人
不
能
繼
承
，
應
將

槍
械
交
警
方
處
理
。
故
就
正
途
而
言

不
存
在
槍
械
直
接
繼
承
問
題
。

可
是
萬
一
甲
是
因
病
或
意
外
離

世
，
原
屬
於
甲
的
槍
械
又
離
奇
失

蹤
，
基
於
甲
已
身
歿
根
本
沒
法
確
定

槍
械
是
之
前
已
安
排
了
出
路
，
抑
或

是
離
世
之
後
有
人
把
槍
移
走
，
以
及

下
落
所
在
。
所
謂
責
有
攸
歸
，
即
使

親
如
事
主
的
配
偶
子
女
，
也
不
用
對

槍
械
失
蹤
之
事
負
任
何
責
任
。
真
有

這
等
事
情
發
生
時
該
是
如
何
得
了
？

更
重
要
的
是
，
即
使
治
安
當
局
效

率
奇
高
，
知
悉
家
中
存
槍
的
甲
離
世

後
迅
速
作
出
反
應
，
第
一
時
間
到
其

家
中
要
求
接
管
槍
械
，
也
存
在
槍
械

流
失
的
空
間
，
讓
有
心
人
有
機
可

乘
。
香
港
治
安
雖
優
於
亞
太
區
很
多

國
家
或
地
區
，
但
也
應
該
趁
今
次
機

會
，
重
新
檢
討
家
中
存
槍
的
措
施
。

說
到
底
，
警
方
沒
可
能
全
天
候
關
心

那
些
二
千
年
條
例
修
訂
以
前
獲
發

槍
牌
的
人
的
健
康
狀
況
吧
？

我
知
道
，
大
家
都
很
喜
歡
︽
打
擂
台
︾。

也
許
我
是
悲
觀
的
人
，
事
前
我
沒
有
寄
以
厚

望
。
大
概
金
像
獎
有
一
定
的
保
守
性
，
資
深

電
影
工
作
者
和
大
製
作
比
較
優
先
。
︽
狄
仁

傑
之
通
天
帝
國
︾
贏
面
應
該
很
高
，
幸
好
評
委
慧

眼
，
讓
︽
打
擂
台
︾
得
最
佳
電
影
、
最
佳
男
女
配

角
及
最
佳
配
樂
四
個
獎
。

還
記
得
，
︽
打
擂
台
︾
試
映
後
︵
仍
未
在
香
港

國
際
電
影
節
及
院
線
上
映
︶，
我
立
刻
撰
文
，
指
出

這
是
一
部
繼
往
開
新
的
香
港cult

片
。
現
在
看
來
，

自
己
的
定
性
還
是
比
較
大
膽
：
﹁
郭
、
鄭
的
新
作

有
潛
質
成
為cult

film

，
雖
然
導
演
已
經
有
意
在

casting

、
對
白
和
場
面
調
度
上
去
營
造
出
一
部cult

film

，
但
是
最
終
還
需
要
一
些
影
迷
的
擁
護
愛
戴
，

以
至
引
出
可
供
大
家
戲
說
一
番
的
討
論
焦
點
。
﹂

︵
見
︽
香
港
電
影
︾
第
二
十
九
期
︶
結
果
，
︽
打
擂

台
︾
受
不
少
︵
年
輕
︶
人
歡
迎
，
獲
得
最
佳
電
影

獎
，
可
謂
得
主
流
認
同
，cult

film

的
說
法
難
免
站

不
住
腳
了
。

泰
迪
羅
賓
獲
獎
，
實
至
名
歸
。
邵
音
音
得
獎
，

卻
是
意
想
不
到
，
其
實
我
更
認
同
朱
咪
咪
在
︽
月

滿
軒
尼
詩
︾
的
演
出
。

今
年
金
像
獎
最
教
人
失
望
的
是
，
徐
克
奪
最
佳

導
演
獎
，
敬
老
的
意
味
太
重
，
徐
克
近
年
的
作
品

水
準
明
顯
下
滑
，
︽
狄
仁
傑
之
通
天
帝
國
︾
遠
不

及
之
前
︽
順
流
逆
流
︾
和
︽
蜀
山
傳
︾
的
水
平
，

甚
至
稍
遜
於
︽
七
劍
︾。
至
於
今
年
金
像
獎
尤
其
教

我
高
興
的
是
，
演
技
出
眾
的
謝
霆
鋒
憑
︽

人
︾

獲
獎
，
加
上
之
前
的
任
達
華
和
張
家
輝
，
連
番
打

破
過
去
影
帝
的
壟
斷
局
面
。
至
於
陳
奐
仁
得
最
佳

新
演
員
獎
，
恭
碩
良
憑
︽
東
風
破
︾
主
題
曲
得
最

佳
原
創
電
影
歌
曲
，
都
是good

choice

！

更
不
得
不
讚
︽
告
白
︾
得
最
佳
亞
洲
電
影
獎
，

其
餘
四
部
電
影
︽
艋
舺
︾、
︽
父
後
七
日
︾、
︽
山

楂
樹
之
戀
︾
和
︽
唐
山
大
地
震
︾，
跟
︽
告
白
︾
的

水
平
相
差
實
在
太
遠
了
。

很
多
八
十
後
，
可
能
只
知
邵
音
音
在
今
屆
香

港
電
影
金
像
獎
再
奪
最
佳
女
配
角
，
而
不
知
其

在
三
十
多
年
前
，
其
時
香
港
仍
未
有
金
像
獎
，

便
在
吳
思
遠
導
演
的
影
片
︽
十
三
號
凶
宅
︾
中

有
突
破
性
演
出
，
其
時
宣
傳
聲
勢
浩
大
，
但
見
劇
照

中
邵
小
姐
年
輕
貌
美
，
真
是
迷
死
那
個
年
代
的
﹁
宅

男
﹂。然

上
周
頒
獎
當
晚
，
恰
巧
吳
思
遠
與
邵
音
音
都
在

場
，
也
分
別
上
台
，
但
在
台
上
不
見
他
們
碰
頭
，
台

下
亦
不
見
有
交
流
。
想
是
，
知
情
者
明
知
有
些
內

情
，
縱
有
感
想
也
不
敢
想
，
不
會
作
此
安
排
；
而
不

知
情
者
，
又
根
本
沒
想
到
可
以
這
樣
。
幸
而
，
吳
、

邵
二
人
都
很
有
風
度
，
沒
像
鮑
德
熹
趁

上
台
，
乘

機
提
及
與
黃
百
鳴
合
作
的
陳
年
舊
事
，
揶
揄
他
是
眾

所
周
知
的
﹁
不
是
很
大
方
﹂。
之
前
，
岸
西
在
別
的
場

合
，
也
有
類
似
言
語
論
及
江
志
強
。

其
實
，
如
果
老
闆
所
給
條
件
不
佳
，
大
可
選
擇
不

接
受
這
份
工
作
，
而
當
年
既
然
選
擇
接
受
了
，
想
是

必
有
其
原
因
，
又
何
必
在
若
干
年
後
舊
事
重
提
，
公

開
如
是
說
？
今
天
回
首
，
就
當
是
累
積
經
驗
，
實
無

必
要
﹁
反
咬
﹂
舊
老
闆
，
尤
其
在
行
內
多
次
獲
獎
得

到
肯
定
，
更
何
必
有
失
風
度
？

此
外
，
︽
打
擂
台
︾
成
為
今
屆
金
像
獎
大
贏
家
，

奪
得
四
項
大
獎
。
但
筆
者
仍
得
﹁
扒
逆
水
﹂
批
評
幾

句
，
該
片
導
演
以
鏡
頭
敘
事
絕
未
夠
班
，
故
事
鬆

散
，
不
夠
扎
實
。
而
且
，
全
片
令
人
最
矚
目
的
，
應

是
梁
小
龍
，
他
向
來
被
稱
為
行
內
﹁
實
戰
之
王
﹂，
其

擔
任
︽
打
︾
片
主
要
武
打
場
面
，
多
次
用
上
轉
身
欺

敵
避
敵
之
法
，
為
之
前
所
未
見
，
應
屬
其
個
人
多
年

鑽
研
心
得
。
但
願
他
往
後
仍
大
有
機
會
發
揮
所
長
。

︽
打
︾
片
中
何
多
好
綠
葉
？
陳
觀
泰
、
陳
惠
敏
，

由
當
年
獨
當
一
面
，
到
今
時
的
甘
草
，
仍
然
發
熱
發

光
，
堪
記
大
功
。
這
也
是
香
港
電
影
圈
的
可
愛
之

處
。

金像獎感想敢想

據《高隱寺石碑記》載，高隱寺是萬五道宗禪師
於清朝康熙甲寅年（1674年）所建。而這一年

農曆七月二十五日也正好是天地會起義的日子，因
此，有不少專家認為，高隱寺開光之日很有可能即是
天地會起義之時，這種說法不無道理。來到高隱寺你
會發現，該寺分前後兩殿，中為天井。前殿面闊三
間，進深二間，供奉三寶佛和萬五道宗禪師神像。左
右各有一間廂房。前後殿之間有一塊方形天井。天井
中豎一碑，碑上似有文字，斑斑駁駁，至今無人能
識。後殿面積大致與前殿相等，卻是兩層建築物，樓
上供奉一尊十八隻手觀音菩薩像，為鎮寺之寶。而最
寶貴的應該就是那座萬五道宗禪師神像，日夜訴說
點點滴滴的歷史。當地古有習俗，所有香客乃至護寺
人進後殿須脫鞋脫襪，以示虔誠，可見尊崇。
高隱寺裡現存一口長約兩米、直徑約一米的 蝕古

鐘，古鐘上的「高隱」、「康熙四十八年」等字樣依
稀可辨，這無疑也是再次印證了高隱寺的歷史，還有
滄桑、古老和神秘。另外，寺院還從附近山上挖到一
塊石頭。這塊石頭也很獨特，中間破開，裡面純自然
光滑扁平，中間刻有「伍和尚結義立會志」，落款是
「甲天寅地」字樣，這些字體顯然是用刀劍刻下來
的。筆者猜想，此石或有可能就是當年萬五道宗和天
地會「五祖」插草為香，拜立天地會的那塊石頭，果
真如此，實在太珍貴了。以筆者之見，其中的伍和尚
應該就是指「五祖」，其實早有專家也作如此推斷和
考證。只可惜直到目前，天地會遺址——高隱寺，管
理還不太好，宣傳和保護工作也做得不夠，只是幾個
鄉人在輪流看護，資料整理也還很欠缺。
其實在高隱寺附近，還有多處天地會遺跡：上岩遺

址，距離高隱寺約二里路，地勢較高，廟已傾圯，地
面可見殘磚碎瓦；上岩下方200米處有一處練武場遺
址，面積約二畝，平平坦坦，長滿青草，像一個小足
球場，這在崇山峻嶺中並不多見；用於觀察敵情的傳

燈塔（又稱烽火台）遺址有三處，一在天馬山，一在
黃麻凹，一在塔子山，三處相距各數十里，形成三角
形。上岩、高隱、長林三寺都在這三角地內。值得一
提的是，如今長林寺、上岩寺已不復存在，只有高隱
寺依然吸收遊客的目光並享受 濃烈的香火。或許，
通過這些遊客的足跡和香火瀰漫後人可以從中獲得某
種啟示。至於天地會本身則只剩下一堆灰燼而已。當
然，作為曾經影響廣泛，遍及海內外，如今尚擁有眾
多會員的民間幫會而言，其香火的明明滅滅其實也包
涵 另一種警示，這也是目前為止，天地會還是個敏
感之詞的原因。
一路上，我們遇到的車輛稀少，心想，高隱寺藏身

於如此偏僻之地，四處荒山野嶺杳無人煙，又沒有做
好宣傳和保護工作，也難怪遊客稀少。車子又在山路
上顛簸了好久，總算來到了目的地。萬萬沒想到的
是，來到此地才發現，這裡早已是人山人海，還有眾
多車輛堆滿停車場，連寺院前香客落腳處也變成停車
場，真是大感意外。仔細一想，這才想通了其中道
理，原來路上所遇車輛稀少主要有兩個原因：一是路
途遙遠，又是單一行程；二是山裡面人煙稀少，進出
人不多。另外，也是因為前來拜訪的人進出時辰大都
相差不多，故路上相遇機會也不多。
不禁啞然失笑，心中不免又是一番感慨，世間確實

有太多的事情出人意外。高隱寺藏身如此秘境儘管符
合當時情勢和其本身特點，但於後人眼中則是屬於
「意外」。還有，如此影響深遠而廣泛的天地會發源
地，如今竟被「冷落」於斯，也是個「意外」。另
外，路上所遇車輛稀少，身臨其境又是如此「熱
鬧」， 也應該算是「意外」。不過，所有的「意外」
其實也都不意外，因為誠如以上所講，天地會畢竟還
是個敏感之詞，過於張揚多少也還有點「犯忌」。或
許，還不到時候吧？我相信，總有一天，這個僻靜的
地方也會真正熱鬧起來，但誰能說清楚是好是壞呢？

或許，對天地會本身而言是好事，但對於這塊僻靜的
山野未必如此，讓自然回歸自然，應該才是自然最高
境界。當然，適當開放或會更好一些。
此時此刻，我站在高隱寺門口，向四周圍環顧，由

於高隱寺所處之地位於山坡高地上，向下俯望的視角
開闊，而且周圍林深壑遠，縱橫交錯，又野趣十足，
不用猜想，在過去肯定常有野獸出沒，於是便有了一
種當上「山大王」的感覺。事實上也是如此，每當大
風起兮雲飛揚之時，高隱寺附近山林隨時可聽到林濤
陣陣，尤其是在那此起彼伏的濤聲中還會夾雜 野獸
的吼叫聲，或者低吟。那種情境確實不是現代人所可
以想像的。不可否認，隨 大自然的被破壞，野獸的
吼叫與低吟早已消失，偶有的天籟也有賴於天風和山
林的迴響。不過，這裡的一切應該還算是保存完好，

這是多少還會令人神往的地方。
正是因為如此，我才能夠借助想像的翅膀，去想像

當年高隱寺前的那一幕幕情景，只見劍戟林立、五彩
旗飄揚，各路英雄豪傑、義士紛紛上場，使出十八般
武藝互相切磋，場面熱鬧非凡。他們在這裡「揭竿而
起」，鬥志昂揚，準備放手用生命相搏去大幹一番事
業。只如今，昔日的豪情已然化作煙塵消散於空中，
儘管如此，我相信各路英雄豪傑、義士們的雄風猶
在，天地會餘威尚存。
回到家裡，我還一直在想，天地會之所以會在平和

「揭竿而起」，應該有其歷史原因，當時滿清政府為鞏
固政權不惜派出重兵追捕反清勢力，而其中最具代表
性人物，莫過於鄭成功。或許，鄭成功的最後失敗包
括天地會的最終毀滅，也是一種天意，或者是必然的
一種歷史進程。因此，其留下來的遺產並不只是「反
清復明」的口號，包括戰天鬥地的豪情，更多的應該
是對歷史的一種反思。古語有言，以史為鑒，可以明
天下，也可以知興替。可見，探訪天地會發源地，其
實也是對歷史的一種回溯和重新再思考，而不僅僅是
一種獵奇，或滿足一下消遣時光的清閒。當然，現代
人越來越聰明，思維也更廣闊，一定會有新的發現。

書的氣味與遊的滋味

煲水由來

葉　輝

客聚

社
會
學
家
安
東
尼
˙
紀
登
斯(A

nthony
G
iddens)

說
得
好
，
浪
漫
其
實
是
語
言
的
產

物
，
在
乎
您
怎
樣
把
一
段
親
密
的
關
係
說

得
曲
折
離
奇
、
感
人
肺
腑
，
讓
天
下
有
情

人
同
聲
一
哭
。
沒
有
經
過
艱
難
和
考
驗
的
關
係
，

會
使
人
感
到
就
像
白
活
了
一
場
，
甚
至
就
像
從
未

真
正
愛
戀
過
。

原
來
怎
樣
述
說
，
比
事
情
的
本
原
本
相
重
要
得

多
。
不
懂
利
用
敘
事
來
製
造
意
義
和
效
果
，
便
是

把
世
界
和
事
件
都
糟
蹋
了
。
︵
就
如
美
人
兒
如
果

不
曾
受
到
讚
美
，
是
對
他
或
她
們
最
大
的
否

定
。
︶

說
書
人
和
敘
事
者
的
重
要
作
為
，
便
是
把
一
個

世
界
及
其
中
的
人
物
和
事
件
在
人
間
展
開
，
並
在

箇
中
表
演

解
說
和
描
繪
，
把
生
命
注
進
角
色
、

劇
情
、
佈
局
、
主
題⋯

⋯

把
聽
者
和
看
家
跟
事
件

串
連
起
來
。
敘
事
者
並
調
校

情
緒
和
故
事
軌
跡

的
步
伐
；
擔
當
起
教
導
、
創
作
、
娛
樂
，
甚
至
擺

弄
想
像
力
的
角
色
。
她
或
他
在
喜
歡
的
時
候
會
扭

轉
故
事
的
進
展
，
帶
來
驚
喜
，
但
更
為
虐
待
的
，

是
不
斷
拖
延

聽
者
的
期
望⋯

⋯

誰
是
敘
事
者
？
是
我
、
您
、
他
人
與
上
帝
。
人

們
敘
述
我
們
的
故
事
，
我
們
述
說
他
人
的
故
事
，

上
帝
才
是
最
後
的
作
者
。
最
好
還
是
爭
取
述
說
自

己
故
事
的
主
權
，
如
果
連
自
己
的
故
事
都
不
能
說

得
動
聽
，
活

便
只
剩
下
了
呼
吸
和
一
堆
冷
冷
冷

的
事
實
；
人
們
也
失
去
了
打
聽
您
的
興
致
。

敘
事
便
是
歷
史
。
說

自
己
人
生
的
時
候
，
不

單
只
拓
展

自
己
的
視
野
，
也
同
時
給
自
己
帶
來

了
希
望
，
冀
盼

自
己
所
相
信
和
預
言
的
事
情
的

來
臨
。

因
此
，
不
怕
說
書
人
嘈
吵
、
誇
張
和
故
弄
玄

虛
。
人
人
都
在
表
演
，
最
怕
冗
長
的
冷
場
，
悶
出

了
蚊
子
來
。

敘事者

百
家
廊

盧
一
心

槍王的啟示

■泰迪羅賓獲獎。
網上圖片

探訪天地會發源地—高隱寺

楊振耀

打盡

文潔華

乾坤

阿　杜

有道

餓　龍

觀

鄭政恆

後書

（下）

■高隱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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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隱寺
石碑記

網上圖片

香港電影金像獎


